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齿酿渗血
，

脉弦细而数
，

苔腻舌红而绛
。

乃因

邪毒深蕴
，
胶着不解

，
热郁络癖

，
损及阴血

，

治予清滋肝肾
，
佐以解毒泄热

。

处方
�

元参��

克
，

银花 �� 克
，
生甘草 �� 克

，
当归 �� 克

，
土

获芬 ��克
，

绿升麻 �� 克
，

贯众 �� 克
，

大生

地 �� 克
，

全瓜篓 �� 克
，

蛇舌草 �� 克
，

水牛角

�� 克
，

老紫草 �� 克
，
生军炭 �克

。

连服十五

剂后
，
齿眼渗血渐止

，
诸恙亦见减轻

。

续予原

方再服十五剂
，
复查肝功能已趋正常

，

表面抗

原阴性
，
血凝法滴度 ����

。

仍用土方 去 水 牛

角
、

贯众
、

紫草
、

生军炭
，

加北沙参
、

生白芍
、

绿尊梅
、

二至丸等出入为方治疗两月
，

眠食转

佳
，
病情稳定

，

三次复查肝功能
，
均在正常范围

。

按
�

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患者
，
肝功能

不正常
，

最易反复波动
，

证情复杂
，

治疗颇为

棘手
。

陈老认为
，

与辨病相结合
，

参用解毒之

剂
，

可以提高疗效
。

如垂盆草
、

田基黄
、

五味

子等
，

通过药理实验均有改善肝功能的作用
，

但临床使用
，
有效有不效

，

其关键在于要从辫

证角度选择这些药物
，

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
。

“

痢 久 阴 伤
”

治 验 �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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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历摘要
�

郑某
，
男

，
��岁

，
篙山公社泉头村 人

。
���� 年

�月 � 日人院
。

住院号
� ������

。

患者自述
，
三年前始患下痢脓血之疾

，
一日内时

常大便三
、

四次
，
伴里急后重

。

虽经多次治疗
，
但始

终未能痊愈
。

近三夫来
，
一 日大便十余次

，
泻下物为

深红色血液及少许粘液样物
，
并有阵发性腹中绞痛

，

心烦口苦
，
头晕乏力

，
不思饮食

，
潮热盗汗

，
甚则手足

心汗出
，
小便黄少

。

在某卫生所静脉滴注氯霉素
、

维

生素 �
、

葡萄糖盐水
、

碳酸氢钠
，
并口服 中药

“
芍药

汤
”
等

，
均无显效

。

人院时患者形体黑瘦
，
膜理松弛

，

口唇干燥
，
按之小腹疼痛

，
舌红瘦无苔

。

脉细数
、

尺

部细弱
。

体温 ��
�

�℃ ，
血压 ����� 毫米汞柱

，
大便镜

检
�

脓球��
，
红细胞

十 � ，
白细胞

十 。

血常规检查
�

白细

胞计数 �����立方毫米
，
中性粒细胞 ���

，
淋巴细胞

���
。

脉证合参
，
此乃下痢 日久

，
邪热不解

，
阴血被

伤之疾
，
治当滋阴清热

，
涩肠固泻

。

仿
‘
温病条辨》 之

“
地黄余粮汤

”
合

《
伤寒论

》
之

“
芍药甘 草 汤

”
加减

。

处

方
�

熟地 �� 克
，
炒生地 �� 克

，
禹余 粮 �� 克

，
五味

子 �克
，
牡砺粉 如 克

，
炒白芍 �� 克

，
甘草 �� 克

，

川棣子 �克
，
白头翁 �克

，
旱莲草 �克

，
葛根 �� 克

。

水煎服
，
二剂

。

�月 ��
�

日
�

腹疼减轻
，
下痢次数 减少

。

昨 日大

便四次
，
仍有少许脓血

。

舌较前湿润
，
脉较前缓和

。

用 �月 �日方 去葛根
、

白头翁
，
加太子参 �� 克

。

水

煎服
，
二剂

。

�月 ��日，
患者自述

，
腹疼消失

、，
今早大便一

次
，
已无脓血

，
盗汗减轻

，

饮食递增 � 但仍有口干
，

五心烦热
，
小腹稍有按疼

。

血常规复查
�
白细胞 �其���

立方毫米
。
血压

� ������ 毫米汞 柱
。

仍用上方加减
�

熟地 ���克
，
太子参 �� 克

，
五味 子 �克

，
牡骊粉 ��

克
，
炒白芍 �� 克

， 一

甘草 �克
，
川谏 子 �克

，
石解仑

克
，
炒山查 �� 克

。

水煎服
，
二剂

。

�月 �� 日
�

症状消失
，
办理出院

。

根据患者要

求
，
予 �月 �� 日方

，

三剂
，
隔 日一 剂

，
水煎服

，
以

资巩固
。

半年后追访
，
未曾复发

，
身体健康

。

体会
�

常用治痢之方
，
每多参以燥湿

、

利湿之味
。
验之

临床
，
痢之有湿者也确系多数

。

然下痢 日久
，
阴血被

伤而痢仍不止者
，
则燥利之法用之无益矣

。

盖热有余

便是火
，
火之极则为毒

。

故疫毒痢者
，
热极而阴必伤

也
。

或有湿热痢疾
，
初起时

，
湿与热俱在

，
然下痢 日

久
，

湿随泻去则热邪独留
，
火热内炽

，
其阴亦必然因

之而伤也
。

热迫血溢
，
阴络损伤

，
故令便下纯血或带

花红粘液样物
。

热邪内结
，
腑气不畅

，
故腹疼腹胀

，

里急后重
。

邪热内盛
，
肺

、

脾
、

胃
、

肠之阴皆伤
，
中

虚不运故令不饥不食
。

火热内炽
，
阴分被伤故令潮热

盗汗
，
甚则五心汗出

。

热邪扰心故心烦
，
热盛伤津故

口干
。

津液被伤
，
阴血不 充

，
故脍理 松弛

，
口唇干

燥
，
头晕乏力

。

舌红无苔
，
脉细数

、

尺部细弱
，
亦皆

为热邪伤阴之候
。
医与芍药汤苦寒燥湿

，
阴津愈伤

，

故尔不愈
。

夫
“
寒之不寒

，

责之 无水
”
也

。

故以
“
壮水

之主
，
以制阳光

”
之法

，
酸

、

寒
、

咸
、

甘合用
。

方取

酸以敛阴涩肠
，
寒以胜热

，
甘以补虚 � 且咸寒并用能

软坚散其热结
，
酸甘相合

，
缓急而有止痛之功

。
合诸

味于一方
， �

像热邪
·

清
，
阴血复

，
下痢�身能止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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